


宣德年间的一些希望

作者：周大新

之—：父亲

知府林清如大人批阅完一摞公文，正坐椅上闭目养神，忽有一阵焦慌
的脚步声由堂外传来，睁开眼时，看见汪司马已忙不迭地迈进了大堂门槛，
一脸惊色地叫：大人，快，快——
何事值当这样？慢慢说！林大人皱了皱眉头，不悦地用中指谈了一下
书案。
朝廷后宫的韩志彤突来南阳——
啥？林大人霍地站了起来，他知道韩志彤是当今朝廷后宫的当红宦官，
他怎么会来南阳？这儿离京城可是有两千里之遥！
他领的一干人乘坐的三辆马车已到了府前。
老天！还不赶快将他们迎进府衙？！他瞪了一眼汪司马，慌慌离座整
衣向门口走去，脚迈门槛时又扭回头低声问汪司马：你揣度一下他突来南阳
的缘由！
既然道台大人预先未有通报，想他可能只是路过，或许是为朝廷南下
湖广办理有关事务路经咱府，顺道来府衙作一礼节性拜会？
再想一想！林大人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也有可能是为了什么和咱南阳有关的事——汪司马沉吟着。
咱南阳和后宫能有啥——？
要不先迎进来再说？！
对对。林大人急步迈出大堂。但愿没有大大的麻烦，这些宦官咱可是
惹不起呀！
接罢韩志彤带来的那道密旨之后，林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才将隐在眼
里的惊慌一点一点抹去。
原来只是为了选拔五个宫女。
看来宣宗皇帝知道南阳盆地气候温润水上宜人，是出美女的地方。过
去的皇上选美，大都把目光盯在吴越一带，在僻远的南阳地面选拔宫女，这
还是第一次吧？
林大人生出一阵被赏识的兴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任职，很少有直接
为朝廷效力的机会，如今这机会总算来了，我理应做得让朝廷满意。
他安排韩志彤一行到馆合休息后，便急召汪司马和秦通判到后堂商议
如何办理此事。
韩志彤说此事办理的闭限是六天，六天后他就要带上选好的五名十六
岁的宫女向京都回返。六天选出五名长得好的姑娘应该没有问题。两位下属
胸有成竹地表态。咱南阳地界美女如云，随便挑几个都能令韩大人满意。林
大人警告两个下属道：选择宫女的标准一向严格，尔等一定要从细处考虑，
万不可误了韩大人的行期。三个人最后商定，按百里挑一的办法办理，先令
十个县在两天内各选出五十名美女送到府里，尔后再由汪司马会同韩大人从
这五百名中选出五人。记住，年龄都在十六岁！林大人最后向二人叮嘱。



部署完这件事，林大人舒了一口气，开始向内院走去。中午要设宴款
待韩志彤一行，这会儿离正午还有一段时间，他想回内院换换衣服稍作歇息，
顺便把这个意外的为朝廷后宫选美的消息说给夫人。他想夫人听了这个消息
一定和他一样高兴，毕竟这是一个为朝廷尽忠的机会。(BB：狗屁！！！给皇
帝拉皮条竟然是忠心？！！！)
走进内宅大门，林大人头一眼看见的是女儿舒韵，舒韵正翩然从暖阁
上下来，千里拿着绣花帕子，想必头晌是又在忙着什么绣品，父亲，今儿个
下堂挺早哇。女儿向他打着招呼，他蔼然地应了一声，在几个女儿中“他最
钟受的是这个长得清秀又十分聪慧的舒韵。——你娘呐？——她在厨房里帮
刘妈他们忙碌，妈说要给我蒸一个捏有十六朵花的豆糕。
十六朵花？为何偏要捏十六朵花？林大人笑望着女儿。
我今天十六岁了呀，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哦？噢。林大人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忙公事忙得昏了头，把这事都
忘了，十六岁，你可都十六岁了？他注意地看了一眼女儿，发现女儿果然已
经长成了一个标标致致的大姑娘。十六岁就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这回朝廷
选美的头一个标准，不就是十六岁吗？我怎么想到了这儿？他急忙摇头，把
脑子里正想着的东西摇到角落里去。
他走进卧室时，夫人已经赶了过来，他于是向她说了韩大人来选美的
事，他原以为她会像自己一样高兴，不料她听后竟叹了一句：天爷爷，造孽
呀！他闻言惊喝道：你胡说什么？这样的事怎能说成是造孽？！—咋能不叫
造孽；好端端的闺女，本该成家生儿育女的，却要去宫里头空熬着岁月——
住嘴！他拍了一下桌子，怒视着夫人，这活传出去要治罪的！你身为
朝廷命官的夫人，怎敢信口一一
父亲，你在说什么呐？舒韵这当儿走了进来，笑眼笑眉地问。
没、没悦啥。他也努力地笑了一下。
为了感谢你和妈妈把我养到十六岁，我今天要各送你和妈妈一件礼物！
嗬，啥礼物？
你们两个都闭上眼睛！
对女儿的话他一向乐意顺从，于是笑着逼上眼帘帝，他感觉到有一个
轻飘而柔软的东西落到了手上，睁眼看时，才见女儿给自己的是一方洁白的
揩汗的帕子，给妻子的是一条包头的绸巾。女儿给自己的帕子上绣着一座宫
殿的图案，那图案绣得极其精致。
怎么想起绣宫殿了？他有些诧异。
你不是说过，做官要做到宰相，那才叫男人的成功吗了我绣这图案，
就是祝愿你能走向皇宫——
哦，哦。他急忙摆手：不可乱说，不可乱说！但笑容却已经说满了脸
孔。看来知我者，舒韵也。都说知女莫如母，看来知父也莫如女呀！我是有
在仕位上再作进取的信心，是有不当宰辅下罢休的雄心，但如今看，朝中无
人提携，要登上那样的高位是不可能的。
罢，罢，我还是就安于这知府之位吧⋯⋯
当天后晌，选美的通知已派人飞马送往各县。晚饭后，林大人正在散
步，下人通报说南阳县方知县求见，这让他一怔：这个时辰来见我是有急事？
他走进内宅客厅时，那位姓方的知县急忙起身施礼道：林大人，这个时辰来
打扰你很是抱歉，实在是因为——



坐下说吧。他朝那方知县指了指椅子，他一向对属官们比较客气。
是这样，接到朝廷要在咱甫阳地界选拔宫女的大函后，敝职十分高兴，
除了保证完成府衙规定的选拔数字之外，为了表达下官的忠心，还特别愿意
奉上小女芽芽以供挑选，倘大人能够开恩向上边鼎力举荐吾家小女使其入
选，敝职愿肝脑涂地以报——
哦？林大人站了起来，有几分意外地看着对方，还真有人心甘情愿把
自己的女儿送去当官女？！而且还是一个知县们对于在南阳地面选拔宫女，
他是高兴，但那只是一种能为朝廷效力的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知道
这件事对于有适龄闺女的人家，未必是一种好事，他原来只估计到会有做父
母的对这件事暗中抵触，没想到竟有做父亲的前来恳求——
万望大人开恩相助！那方知县又起身施札。
好吧，我会尽力。他缓缓点头⋯⋯
送走方知具回到内室，夫人指给他看子案上层着的一包银子，他才知
道方知县还为此给他送了银子。唉，他倒是真心想把女儿送进宫哩！
这个姓方的心术不正：夫人突然开口。
嗯？他不高兴地瞪了一眼妻子。人家这是忠义之举，怎能——
啥子忠义之举？无非是想借此找一个攀附皇上的机会！
攀附皇上？林大人笑了，瞎说什么？这不是选拔皇后、皇妃，这只是
选拔宫女，即使真让方知县的女儿去当了官女，后宫里宫女成千，哪有可能
就与皇上扯住关系？
皇妃还不是皇上从宫女中挑的？姓方的就是在做这个梦，他梦想他的
闺女当了宫女后能被皇上挑选为妃，然后他好借此飞黄腾达，他的闺女芽芽
我见过，长得是很漂亮，保不准皇上看见了真能动心。
噢？林大人瞪大了眼睛，夫人的分析令他心中一沉，他过去显然没想
这么深。
准备歇息吧，我叫丫环送热水来给你烫烫脚——等筹。他叫住妻子。
你说方知县的闺女比咱舒韵长得还入眼？
那倒不见得，下过那芽芽姑娘长得是很媚人。烫烫脚睡吧？
林大人心下在焉地把头点点⋯⋯
那天晚上林大人上床后睡意迟迟不来，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了皇宫，
看见了宣宗皇帝乘着御辇向后宫走去，看见成群的宫女分站在御辇经过的甬
道两边，突然，御辇停下，宜宗皇上手指着一位宫女问，你是——？回皇上，
俺叫方芽芽，河南南阳人，刚入官，——嗅，我说怎么是头一回见你哩，真
乃佳人一个，来人听，让方芽芽去乾清宫，我要封她为妃——
林大人在枕上晃了晃头，把脑中的想象赶走。当那些幻想出的场景隐
匿之后，他的思绪却仍在继续，倘若让方芽芽去当了宫女，保不准日后就真
有可能出现刚才想象的那一幕；而一旦方芽芽真当上了妃子，那方知县势必
会很快升迁，也许会挤走我当上知府，也许会当了道台成为我的上司，也许
会成为一品大员权倾朝野，不是下可能，不是不可能呵！那么说这次选拔宫
女倒真是一个重要机会了？应该紧紧抓住？不应该犹犹豫豫？怎么抓住？让
自己亲戚中的一位姑娘也去应选当宫女？行倒是行，只是自己的三亲六戚中
哪有符合选美条件的姑娘？真正符合选美条件而且有可能在日后被皇上注意
的姑娘还只有舒韵了。一想到让舒韵去当宫女，他的身子就哆嗦了一下。不，
下。可哪个姑娘最后不出嫁？舒韵最终是要当别人家的媳妇的，倘你的女儿



因为当上宫女有了接近皇上的机会最后被皇上封为妃子，那可是你林家的荣
耀呵！要比嫁一个普通官宦人家强多少倍，再说，你也年近五十，在仕途上
发展的机会不会很多了，不应该丢掉这个机会！人家方知县都敢这样做。你
力何下下了决心？那么就这样定了？定了吧⋯⋯
第二无早上，约摸女儿起床洗漱梳妆完毕之后，他走到院中叫道：舒
韵，陪我去花园散步吧。舒韵听见，应了一声，鸟一样地飞到了父亲身边。
这在他是一次艰难的谈话，他一时不知如何开口，父女俩在朝霞染红
的后花园里走了两圈，他还没有寻找好出口的词句。——父亲，你今天早晨
好像有什么心事？舒韵后来停了步说。
哦，不，没，林大人急忙掩饰地笑笑。
是不是为选拔官女的事？我听说城中已把这事传得纷纷扬扬。
嗯，有一点。他没想到女儿先说上了这个话题。
说是城中有些人家害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上，慌得要把女儿往乡下送，
其实当宫女有啥害怕的？能住进皇宫，能看见朝廷，那是多荣耀的事情！
你真是这样想？
当然！
要是让你去当官女，你愿意？
我当然愿意，只要你让我去。
真的？
我啥时候骗过你了？
那好，既然你有这个愿望，父亲愿意成全你，父亲希望你不仅能当上
宫女，而且真要进了宫后还能得到皇上的看重。
父亲，你此话可是——当真？
当真！他为如此顺利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舒了一口气。
舒韵意外地看着父亲⋯⋯

之二：女儿

舒韵随着那几百名姑娘排成长队向府衙一侧的驿馆走去时，心里充溢
着一股欢喜。
她自小受父亲历爱，在家里少受管束，养成了一种胆大开朗的脾性；
长大后又读了各种书籍，对外部世界早生了一种向往，所以父亲这次允许她
参加宫女选拔她十分兴奋。如果真能被选上，到京城，进皇宫，见皇帝，轰
轰烈烈，也算下在活了这一生，其实她刚一听下人们说到朝廷派人来选美的
事，就生了出来应选的心，只是伯父母下答应，她才没敢开口，设想到父亲
倒开通，主动应允她来应选，这真有点出她意外。父亲到底不同于常人，眼
界开，敢放我出来闯一闯这个世界，想想那么多姑娘都被父母关在闺房里，
活着有什么意思？

— —各位姑娘，请站好，听韩大人教诲。汪司马这当儿站在驿馆院里
的一张椅子上喊。
舒韵的目光掠过汪司马，落在了站在一旁的韩志彤身上。原来宦官就
是这个样子，白白胖胖不长胡子，举手投足有点女人摸样，舒韵有些好奇地
看着那个老人。父亲原来告诉舒韵，如果她真下了当宫女的决心，他出面去
求韩志彤在直把她带走，她不必像一般民女那样去经过一道道的挑选程序。
但舒韵不同意，她说她乐意去经过那一道道挑选程序，她认为那会非常有趣，



她不让父亲去求韩志彤，也因为她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她相信凭自己的容貌
完全可以被选上，她想借这个机去检验一下自己有没有引起外人注意的能力
和魅力。——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也早生了一种隐秘的欲望，当了宫女之后，
争取能吸引皇帝对自己的注意，从而被挑选为妃。那天武侯伺前那个算卦先
生不是说我的命里有大吉大贵？

— —尔等切记，本朝挑选宫女的头一条规矩，：出身于良家，所谓良家，
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尔等中若有不是良家出身的，请即退出馆门，
不然日后查出，定当严办。韩志彤慢腾腾地开口，舒韵注意到，他说话的声
音中带了点女腔。
没有人走出馆门，舒韵看了看门口。这么说各县在挑选这些姑娘时都
注意了这条标准。

— —请排成单列，慢慢从韩大人面前走过。汪司马在指挥着这一大群
姑娘，凡经韩大人指点的，请即走出馆门；未被指点的，请到一侧稍候。
舒韵一边随着队伍向前移动，一边好奇地注视着韩志彤的那只不停指
点的左手，他指点的标准是什么？走近时她才听清，原来他边指点边在口中
说道：大高！⋯⋯大低！⋯⋯大胖！⋯⋯大瘦！嗅，原来这是依据身高和体
重在作第一遍筛选。
轮到舒韵时他的指头没动。
我相信他也不会动指头，我要连这头一关都过不下去那岂不成了笑话？
这一遍筛下去了二百人。
接下来让留下的三百人每二十人列成一排，每排间隔三步，然后由韩
大人领着他带来的一班人逐排挨个谛视耳、目、口、鼻、发、项、肩、背，
凡不合法相者令其出列。
舒韵好奇地注视着韩大人的举动，为这筛选的细致感到惊异。当那一
行人走到自己面前时，她注意到那姓韩的目光分明地一亮，盯视她足有一袋
烟工夫，尔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舒韵松了口气，这一关又过了。
这一遍又筛下去二百二十人。
后晌，留下的八十人又奉命排成一队，依次走到坐在一把靠椅上约韩
志彤面前，自诵籍贯、姓氏、年岁。舒韵注意到，这是在检视姑娘们的声音
是否好听，凡稍雄、稍粗、稍浊、稍吃者都被剔出。老天呐，选得竟如此细
致！不过舒韵依旧胸有成竹，自信自己的声音清脆、悦耳，轮到自己时，不
慌不忙诵出规定的内容，果然那半闭了眼睛倾听的韩志彤闻声睁开眼，认真
地看了她一阵，点点头说：好。
这一遍又筛去四十人。
第一天的挑选至此结束，舒韵回到后宅自己的卧室时，暮色都已经漫
了上来。她刚在椅子上坐下歇息，娘就满脸温色地走了进来，瞪了眼在她面
前站下，却不语。舒韵笑了，说：娘，你还在生气？我今天已顺利地过了三
关，你该为我高兴才是。南阳地面上五百名经过挑选的姑娘中，只有四十名
过了这三关，而我是其种之一：这表明你生的是一个漂亮闺女！
我不听你瞎扯！当娘的依然一脸怒气，你知道当宫女是要离开家要吃
苦的么？
知道，娘，可我就是了当宫女，早晚也要出嫁离开家的呀？！我知道
当宫女是要吃苦，可也有可能享福呀，一旦让皇上看中，被封了妃，啥样的



荣华富贵不能享？到时候说不定你也要进宫去享福哩。
都是听你父亲瞎说，封妃能那样容易？
．我相信，凭你和父亲传给我的这副相貌，加上我的智慧，只要我进
了宫，我就去让皇上迷上——
你还敢乱说！母亲吓得急忙捂了女儿的嘴。
第二天头晌，四十名候选姑娘在昨日的选场列队站好时，几个韩志彤
带来的内监，各持一把尺子，开始为每人量手和脚的大小，几手指大短、手
形大大，脚趾大长、脚形太大的，再次被剔出去。
这一关又筛去十五人。
舒韵照样顺利被选。
接下来，舒韵和其余人选的二十四名名女子，被领入驿馆内一向大房
子，房子里已情上红布，韩志彤让每个人都脱了鞋袜，轮流在室内走一圈，
他站在一边仔细观察，步态不稳，抬落脚急躁、双胯扭动难看的九名女于再
被剃除。舒韵走得袅娜好看，自然仍在入选之列。
最后一关到了，十六名女子被韩志丹带来的两名老年宫峨领进一间窗
门皆闭且蒙上了黑布的屋子，宫峨让每个人都脱光衣服，说要进行三摸两闻。
舒韵听罢吓了一跳，忙低了声问啥叫三摸两闻，那其中一个宫娥说，“三摸”
就是一摸两个奶子、奶头的大小和形状，奶子和奶头大小、形状古怪的，不
选；二摸周身肌肤，皮肤上有疤痕和粗糙的，不选；三摸阴户和处女膜，阴
户外形古怪、无阴毛和处女膜破开的。下选。“两闻”是闻口中呼吸的气味
和腋下的汗味，有臭气的，下选。舒韵听罢，一种受侮辱感从心中陡然升起，
长这么大，谁敢这样待我？今日竟要让这老宫娥摸遍全身了。当老宫娥的一
双手在她身上肆意游戈并在她的双腿间盘桓时，要不是有走进皇宫这个愿望
在压迫着，她是真想挥掌朝老宫娥的脸上打去的。
一切顺利，舒韵和另外六名姑娘通过了这最后一关，方知县的女儿在
这最后一关被挑剔出去了。
看来我真要走进皇官了：自信的舒韵高兴地走出那间门窗紧闭的屋子。
韩大人等在外边。他让入选的舒韵和另外六名美女在他面前排成一排，
不带任何表情地默然看了一遍，尔后缓缓开口。祝贺你们顺利通过挑选，皇
上也会为你们的忠心感到高兴的；遗憾的是，我这次来只能带五人口宫，而
你们是七人人选，这样，我还要再留下两位，说完，他的目光在其中一位姑
娘身上停下，淡了声说：你，退下吧。那姑娘闻言，默然退下：随后，他把
目光转向了舒韵，舒韵的心一紧：莫非——
林舒韵，你，也退下吧。
---不，舒韵意外地惊叫了一声。
说心里话，你长得很美，我也真心想把你带走。只是后宫选秀，一般
不选现职官员的女儿，我也是刚刚知道你是林知府的干金，请多谅解。
不。舒韵捂上了脸孔⋯⋯
烛光在从窗隙飘进来的夜风中左右摇动，舒韵就在这晃动的烛光里望
着父亲的脊背。

— —我原来只想到方知县的女儿可能成为你人宫后的竞争对手，就预
先给宫娥作了打点让她们在最后一关卡下了她，未料到韩志彤会也来卡你，
其实他这次来我真是倾全力来接待他了，礼也已经送了不少，我真有点摸不
住他的心思。



— —父亲，如果我当初没有应选，下去也就罢了，现在既是应了选，
而且满城人也都知道了，这阵”儿要是再走不成，肯定会让别人误以为我是
没被选上，算不得漂亮，惹人家笑话。
一放心吧，孩子，我会再去找韩志彤，无非是再破费点钱财，我不信
我就办下成这件事⋯⋯
好消息是第二天午后来到舒韵的闺房的。林大人派一个下人送来一包
东西，她打开一看，原来是一身绣有后宫字祥的衣裳）衣裳上放着父亲手写
的一个纸子：换好衣裳速到韩大人下榻的馆舍，舒韵顿时眉开眼笑，总算如
愿以偿了。她迅速换好衣裳，到镜前整了装，急急向韩大人的下榻处走去。
舒韵向韩志彤施了礼后，看见他挥手让身边的人都退出了屋子，这才
低了声说：孩子，我这会儿不以公人的身份，而以一个五十八岁老人的身份
同你说话，我想告诉你我的一桩家事，我有一个侄女，她和你一样漂亮，如
今已出嫁且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一家三口过着很舒心的日子，我觉着你该
学我侄女的样子，去成家，去当娘，而下必跟我走，人有时的选择很紧要，
人偶尔掐灭掉自己心里的一个希望下一定就是坏事。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我的
话了没有？
舒韵一怔，忙慌慌地说：大人开恩，我愿意去当宫女，愿意跟你走，
请一定——
那么好吧。韩大人点了点头，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个袋予递到舒韵手上：
这是你父亲送我的银子，请你务必退还给他，我会把你带走的，既然你一定
要去。
大人，这——舒韵捧着那袋银子不知如何是好。
退给你父亲！韩大人言毕唤外边的人进来，随后面对舒韵和其余四个
入选的姑娘说：我们后天早晨出发回京，你们待会儿就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话别。明日晚饭前务必到此聚齐，准误了时间，要按宫舰处置！从现在起，
你们就已经是后宫中的人了。在和家人话别时，我提醒你们三条：第一，不
要吃下洁净的东西，以免坏了肚子无法按时启程；第二，不要从家里带许多
东西，宫中什么都有，日用的东西到时候都会发给你们；第三，下准再和亲
族范围之外的男人接触，以防发生意外。待一会儿你们回家时，府里会派入
送你们并有专人保护⋯⋯
当晚，林大人在府中为女儿舒韵设宴送行，舒韵和叔叔、姑姑和舅舅
等几个最亲的人也同桌话别。由于林大人和舒韵的真心欢喜，几个来客也都
是欢声笑语。叔叔说：舒韵，我们在家就等着你封妃的好消息。姑姑说：待
你在宫中站稳脚跟后，帮你姑父一把，让他也把那个驿丞的职务换换，舅舅
说：日后你要有了身份，能让皇帝再赐我一些田地最好，我这个人最爱和土
地打交道。独有舒韵的妈妈愁眉不展，最后竟呜咽出声，舒韵见状笑道：妈，
这是个高兴的时刻，为啥要哭？我相信我在宫中会有出头之日，事在人为，
总有一天你会为我笑的⋯⋯
舒韵和其余四个女伴随韩志彤启程那早晨天飘着细雨。林大人领着汪
司马和秦通判一批属官直送到城外驿道上，在和女儿最后告别的时刻，林大
人附着舒韵的耳朵说了一句：我已给韩大人说好，进宫后由他多给你提供接
触皇上的机会。舒韵把头点点，尔后上了马车朝父亲挥手。同车的女伴们望
着在细雨中越来越远的南阳城，都流了眼泪，独有舒韵双眼直望看车子前方
且一脸希冀。



车到京城是个黄昏。尽管连日的坐车赶路舒韵已精疲力尽，但看见威
武的都城城墙和箭楼在夕阳中出现时，舒韵还是快活地轻叫了一声：到了！
她新奇地望着宽阔的城门、石板砌就的街道和街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望着
在黄昏的街道上行走的人流。当车子驶近紫禁城，那一片金碧辉煌的宫殿出
现在眼里时，舒韵因为激动而让泪水儒湿了眼睛。
我到底见到你了，皇宫！从小就从书上读到过对你的描写，从画卷上
看到过对你的描画，从父亲口里听到过对你的描述，今天，我终于要亲眼看
到你的姿容了⋯⋯
走进后宫时天已黑透，无数的灯盏把夜色推到远处。舒韵和四个女伴
被领进一间亮灯的屋子，屋里有五张床，被告知每人一张，接着有人送来一
点简单的饭食，大家吃了之后就相继睡下。但舒韵却久久没有睡着，她侧耳
倾听屋外的动静，整个后宫很静，只偶尔能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皇帝大
概已经睡下，我明天能见到他吗？见到他时他会注意到我么？我明天该梳一
个啥样的发式才算美丽别致，才能吸引皇帝的眼睛？⋯⋯舒韵后来沉进一个
梦中；在梦中她看见自己跪在一个金灿灿的大殿上，身穿龙袍的皇帝向她含
笑走来，边走边叫：你就是舒韵？⋯⋯
天亮后舒韵第一个醒来，她穿好衣服后就走出屋门，她注意到这是一
个小院，她刚想出院门四处走走看看，不防院门外突然闪出一个大监拦住了
她的去路，示意她的活动范围只在院内，她不高兴地退到院里，心想肯定是
韩大人忘了给这个人交待，致使他敢限制她的行动。她盼着韩大人快来，快
来领她们到宫中走走看看。
韩大人一连三天都没有出现。她们在这三天里只是吃饭、梳妆、睡觉、
聊天，再就是在小院里转转。
舒韵开始焦躁起来。这天后晌，舒韵正百无聊赖望眼欲穿地半依在床
上等待韩大人的到来，一阵哭声突然由远处传进屋里，那哭声越来越大，院
外随即响起了人的奔跑声响。舒韵和几个女伴一齐侧耳倾听并交换着惊诧的
眼色：出了什么事情？
傍晚时分，一个小大监来通知她们：皇帝驾崩，并给她们抱来了五套
孝装。——啥叫驾崩？——就是死了。
舒韵惊直了眼睛。
老天呐，皇帝死了？他也会死！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死？！谁当新的皇
帝？
舒韵和四个姐妹在惊愕和不安中打发着日子。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哭
声在院外远处响起，她们只能在院里屋里倾听着那时断时续的哭声，判断着
那哭声出自什么人。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舒韵已经有点记下清入宫有多少日子了，看来韩
大人口为忙皇帝的丧事，把我们都给忘了。
有一天上午，舒韵和几个姐妹正坐在屋里闲说话，久违了的韩大人突
然出现在她们的门口。她们几乎是同时起立叫了声：大人，你可来了！
韩大人面色冷峻默然无语地点了点头，尔后朝身后的几个老年宫娥挥
了挥手，她们这才看清，那几个老宫娥手里捧着儿套色彩淡雅的服装和一些
梳妆用品。——你们都立刻沐浴、更衣、梳妆，中午我请你们吃饭，饭后有
大事！韩大人慢条斯理地开口。
大约是要带我们去见新皇帝吧？舒韵沐浴罢，一边在心里猜测一边去



换衣服，新衣服换上后舒韵注意到，这些衣服不仅质地好全为上等绸缎，而
且式样特别美观入眼，八成是真要去见新皇帝了。
那天的午饭好丰盛，小大监们用托盘端来了一桌子菜，而且破例地给
每个人倒了一小杯米酒。韩大人端起酒杯慢声慢气他说：你们进宫后，我因
为各样杂事缠身，一直没来看望你们，今日特来敬你们一杯⋯⋯席间，韩大
人亲自用筷子给每个人夹菜，其殷勤与关爱之态，真像一位慈祥的父亲。舒
韵望着韩大人的蔼然笑脸，心里生了一种感动。
以后在宫中由韩大人照应，也真算自己的福气了。
吃罢饭，韩大人让舒韵她们五人漱了口，各入在口袋里装了一包喷香
的香料，又最后帮她们每个人检查了一遍衣妆，这才说：走，咱们去办一伴
大事。
舒韵高兴地走在最前头。她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这是要去见新皇
帝，要不，不会这样郑重。韩大人领她们出了院门，在宫中七拐八拐，最后
走到了一座大殿前。舒韵注意到大殿四周站着佩刀的武士，殿门口有一些大
监在匆匆进出，琉璃瓦的殿顶在午后的斜阳里闪着金光，一种威严的气势让
她感到了一丝紧张，她在心里叮嘱自己，不要害怕，你不是很早就想见到皇
帝吗？今天终于要如愿以偿了。
在殿门前，韩大人回头望了她们每个人一眼，舒韵感觉到他望自己的
时间最长，心里一阵激动：是要把我最先介绍给皇帝，
她们进了大殿，面前是一道屏凤。韩大人让她们面朝屏风成一字排开，
每个人相隔三步。她们刚一站好，十个小大监就从门后闪出来，也站在了她
们身后，每两个大监靠近舒韵她们一个人。舒韵有些惊疑：这是干啥？她正
想着，韩大人低低地开口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希望你们能沉住气，
平静地去面对。我把你们选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去陪伴西去的皇上，
现在他在等着你们，愿你们也即刻上路。
啥？陪伴西去的皇上？舒韵最先听出了问题，惊慌地抓住了韩大人的
衣袖，其他人还在槽懂之中。
对，孩子。韩大人垂下眼，伸手拍了拍舒韵的手背，声极低他说：你
本来是不该在这里的，记得我当时极力不让你入选吗？可你和你父亲执意
要⋯⋯而我那时又不能——
天呐——舒韵的一声惊叫还未落地，面前的屏风呼啦一下被几个大监
撤去，舒韵这才看清，原来她们面对的是一排铺了白色绸缎的小床，总共五
张，每人面对一张，她惊骇间，身子已被后边的两个小太监托起，放到了小
床上，几乎与此同时，从高高的殿顶梁上，突然落下一排五个用麻绳结成的
绳环，每人脸前吊着一个，如弯曲的蛇一样在空中晃动。
感谢你们自愿陪先皇西去！一个声音突然由对面响起。舒韵和女伴们
还没有看清对面说话的是什么人，身后的大监们已抓住绳环套上了她们五个
人的脖于，其余儿个姑娘此时方明白要她们干的是什么，几乎和舒韵同时哭
喊了一声：下——
她们脚下的小床迅疾被大监们抽去，五个人的身子都陡然悬空，那哭
喊声也垦然而止。
舒韵悬空的身予在空中转了一下，使她上仰的面孔看见了殿门外的天
空。
有一只小鸟箭一样地蹿上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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